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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居》中都是好人，只是分寸的把握不同

5责任编辑：李晓晨

2022年4月18日 星期一

第4期（总第16期）

滕肖澜滕肖澜 vsvs
张张 英英

本报与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合办

“人生常有意外，有些是噱头，锦上添花的；
有些却是要命，输了便再难翻盘。”在滕肖澜的长
篇小说《心居》中，这是打动太多读者的一句话。

如今，小说变成了电视剧，滕肖澜也从小说
家变成了编剧。该怎么把这句话翻译给观众
呢？于是，便有了在真实性与戏剧性之间，如何
把握分寸的问题。

用滕肖澜的话说，就是：“一方面我当然希望
它是非常非常真实的，让读者，让观众，看了以后
会说没错，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过的日子，我希望能
够达成这样的一种状态。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剧集
来说，肯定也需要有冲突、有戏剧性在里边。”

这是一个艰难的平衡。有趣的是，少有人看
出来，《心居》本身就是一个关于如何把握分寸
感、如何求得平衡的故事：有的人坚持住了，实现
了自我；有的人一念之差，走向溃败。

生活不再是非黑即白，因为决定命运的因素
太多，它让所有人生都成了变动的X。取舍之
间，变量如此纷繁，靠传统、靠经验、靠父母交汇、
靠内心中善的直觉……都不足以依靠，甚至坚持
本身，也成了奢侈品。

《心居》的真实感，来自对这种无奈的纷繁的
呈现，而《心居》改编本身，也经受了无限纷繁的
冲击。

已很难说清谁是上海人已很难说清谁是上海人
张 英：你写《心居》这部小说时，是因为什

么原因，让你想到创作一个以房子为核心主题的
作品呢？你在写这个作品时，除了房子以外，关
于社会或家庭，还有什么想要表达的？

滕肖澜：我当时写《心居》时，其实就是想写
一部比较能够反映上海当下各阶层老百姓生活
的作品，我希望能够尽可能真实地反映这几年城
市百姓生活的生存状态。房子应该说是一个切
入点。我们都知道，在上海，房子是绕不过去的
一个话题。我将房子作为切入点，因为几乎每个
人或多或少都会跟房子有点关系，以房子作为切
入点，会比较贴切，也更容易介入，所以就有了
《心居》。

《心居》是一部反映当下上海各个阶层老百
姓生存状态的剧，它的“心”和“居”中，“居”是房
子，我是把“心”放在“居”前面的，也就是说房子
是切入点，但我更多的是想写人跟人的关系，就
想写像顾家这么一个大家庭衍生出来形形色色
的人，他们对未来的希望，以及他们为了心中所
想、心中所愿，怎样去奋斗，怎样去努力的生
活——这个是我想写的。

我想写的就是普通老百姓怎样为了心中理
想，不断地去努力，而这个努力的分寸感，又是怎
么去把握的……我是想写这样，写各个阶层普通
百姓的生活状态，写他们怎么样为了心中的梦想
去努力打拼。

张 英：小说里分“新上海人”和“老上海人”
两个群体，在他们当中，也会有一些冲突。就你
看，“新上海人”和“老上海人”分别有什么特点？

滕肖澜：其实我觉得，今时今日，我们再来讨
论“新上海人”和“老上海人”，这两个群体是越来
越难界定了。我小的时候，区别就特别明显，上
海人都是说上海话的，如果你不说上海话，我们
就觉得你肯定不是上海人。但现在完全不一样，
因为现在上海是一个海纳百川的城市，不停有新
的人才进入，各方面的人到这个城市来，把城市
人的结构变得越来越多元化，上海也是越来越包
容的城市。所以，现在很难界定。

刚开始，你是从别的地方过来的，但你很快
融入这个城市，相对再新一点来上海的人，你又
变成“老上海人”了，这个概念本来就是不停变换
的，现在“老上海人”也很难说讲上海话的就是

“老上海人”。不同人的思路，以及各方面，已经
完全融入了这座城市，但他们可能上海话未必说
得那么好。“新上海人”和“老上海人”这个概念是
比较难界定的。

张 英：你应该也是上海人吧，《心居》里面
写到这样一个上海家庭，有十几口人，经常家庭
聚会，非常热闹，有各种家长里短，这样的家庭状
况在当下的上海还经常出现吗？

滕肖澜：有。至少我们家，是一个大家庭，就
会经常这样的。阿姨、舅舅，他们的小辈……都
在一起，每次聚在一起，也有差不多十几口到二
十口了。据我所知，这样的一个大家庭平时不一
定住在一起，但定期会有聚餐，会有一次相聚的
时刻，我觉得蛮多人家都是这样的。平时可能不
住在一起，但是到了一定的时间，过一两个礼拜，
或者是逢年过节，在一起聚一聚，圆台面铺开，现
在更多的不在家里吃，可能会在饭店，或者以其
他形式相聚。我觉得，对于目前很多上海家庭来
说，这种习惯都是保留的。

张 英：上海人的家庭观念特别重吗？
滕肖澜：我觉得对于所有中国人来说，家庭

观念都是存在的，这个不好比较，我也不知道上
海人是不是特别重，反正我周围看到的、我了解
到的，上海人确实比较在意亲情，会有这样的一
种仪式感——亲戚们要在一起，或者怎么样，聊
一聊，吃顿饭，那种感觉还是在的。相当数量的
人家都保留了这种习惯。

张 英：随着《白鹿原》《平凡的世界》《人世
间》等经典文学获奖作品改编成影视作品，文学
作品和影视作品的结合越来越紧密，你觉得这对
文学创作会有什么影响？

滕肖澜：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生态
的转化，其实是相互成就、双赢的过程。好的文
学作品提供这样的模板给影视，影视用更加多

元、更加丰富、受众面也更广的方式，把它呈现出
来，这其实是一个相互成就的过程，我觉得还是
挺好的。

对于施源对于施源，，我有一点感同身受我有一点感同身受
张 英：剧本《心居》保留了你原著的核心部

分是什么？舍弃了哪些部分？如此取舍的背后，
有怎样考量？

滕肖澜：从小说到剧本，有一个二度创作的
情况在里面。

在小说中，我开头是以一次大家庭聚餐开始
的，所有的人物一下子都上来了，小说是我的主
观角度，所以我可以通过我的笔，把所有人物的
关系写出来，但这在剧本里肯定是不行的。剧本
里如果一下子上来这么多人，不可能像小说那样
都自报家门，很多东西到了剧本里，会更加集
中。小说会相对写得随意一些，节奏进展得会比
较缓慢一些。但剧本就不行，开始几集，变动比
较大，我们整个主创团队会想，到底切入点是怎
么样的？你必须有这样的核心，能快速让观众了
解到，你要展现给他们什么东西。考虑的东西比
较多。

小说就是娓娓道来，更多是我主观情绪的一
个宣泄。剧本里更多是客观，要考虑到观众的接
受程度，我们会把更多的人物、事件，都尽可能地
交待得清楚明了，用画面的形式呈现出来。

张 英：创作《心居》时，除了刚才讲的大家
庭，还有哪些是来自你的亲身经历，或者是你身
边人的故事？

滕肖澜：完全亲身经历的部分并不是非常
多。可能会看到周围人的生活，或者说是平时生
活中某一个点触动了我……一般都是这样的，并
不是说这个是我的亲身经历，也不是说是身边人
的经历。

写到《心居》中的施源时，有一点感同身受。
我本身也是知青子女，我父母早期是到外地去，
我小时候在上海外婆家长大，但他的境遇跟我不
太一样，他比我惨很多，但我能体会到他和父母
迫切想要回到上海的心情，这是感同身受的部
分。相比土生土长的上海人来说，他对这个城
市多了一份若即若离的感情成分在。我写到施
源时，我自己会特别心酸，包括剧本里讲到他为
了回上海，怎样努力地读书，希望能够考回上海，
最后因为他母亲的误操作，真的是无意的、非常
悲剧的误操作，导致他不能回上海。写到这些，
我多少会有一点点感同身受。我们这一批知青
子女，也感受到我们父辈那一代从上海离开，到
外地去，迫切希望叶落归根的感觉。如果说，《心
居》中有哪些是我自己的个人情感，可能就偏向
于施源这部分。

张 英：你在《心居》中写顾清俞和冯晓琴她
们之间的矛盾，戏剧张力还是比较充分的，你是
如何把握这两个女性之间的关系的？她们俩的
关系微妙，既不完全敌对，又不完全亲密，怎么才
能呈现好？

滕肖澜：这个剧是双女主，乍一看她们天然
敌对——冯晓琴是一个外地的媳妇，非常能干，
落在顾清俞的眼里，这个弟媳妇好像特别能干、
想法特别多。我希望不止她们两个，剧中所有人
物，我希望他们都不是为了冲突而冲突。

每一个人物的构置，特别是在这种家庭剧
里，如果有一个人特别会挑事，那么所有冲突都
因他挑事而起，那我觉得不太有劲。比较合适的
状态是每个人都只是想让自己达成心中的一种
理想状态，为此而不停地在努力，我不会希望触
及他人，侵犯他人的利益，这个是没有的。但每
个人都是在想让自己过得更好的过程中，不可避
免地跟他人产生交集，交集当中会有冲突。我觉
得，剧中所有的人物都是这样的，没有一个人是
传统意义上的坏人。

冯晓琴跟顾清俞，大家都是女人，从女人的
角度，我觉得她们都是比较通情达理的，她们不
是那种很闹的人。包括冯晓琴，她是外地媳妇，
她也没有攻击性，她一开始真的也是想在上海好
好地过日子，想要家里人都好好的。她的丈夫相
对来说比较懦弱一些，她希望通过她的一些督
促，可以让这个丈夫更上进，可以让他们的小家
庭过上好日子。

顾清俞本身对冯晓琴也没有恶意，这个弟媳
妇很能干，觉得冯晓琴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弟
弟，付出了很多，她都是看在眼里的，所以她跟冯
晓琴一开始不存在“因为你是外来媳妇，我要跟
你过不去”，或者冯晓琴觉得“你就是上海大姑
子，高高在上”，这些基本都是没有的。她们也是
在后面一系列的事情中，不可避免地“事赶事”，
慢慢会有一些冲突。但一开始，每个人的出发点
都是为了这个家好，她们表现出来的，都还是通
情达理的，甚至比较息事宁人。冯晓琴对顾清俞
比较尊重，顾清俞知道冯晓琴比较强势，一般不
跟她计较。这两个女主角是这样的关系。

小说更感性小说更感性，，剧本需要理性思维剧本需要理性思维
张 英：你是《心居》的小说作者，也是电视

剧的编剧，从小说到电视剧，两种不同的创作，有
什么不同？

滕肖澜：因为小说和剧本毕竟是两种不同的
艺术形式。小说可以娓娓道来，比较任性随意，
而剧本则要在短时间内抓住观众，考虑得会更
多。我是一个愿意尝试新事物的人。写惯了小
说，也想试试剧本的创作。

《心居》剧本创作过程总体还比较顺利。导
演、制片和策划等整个主创团队都非常专业，效
率也很高，每次稿子交过去，很快就有反馈，给的
都是很具体的意见，即便是需要修改，也不是单
纯的否定，而是会帮我一起想细节和桥段，重新
架构，给了我这个“新人”很多帮助。

我很感激他们，尤其是滕华涛导演，他是能
快速引导编剧进入状态、找到感觉的导演。万事
开头难，剧本前五集的改动次数最多。前后差不
多写了六七稿吧，到后面就慢慢顺畅了，改得也
相对少了。

张 英：这个剧本从诞生到定稿，经历了几
个版本的修改？导演、制片和平台方对剧本提出
怎样的意见，后来你做了怎样的改动？

滕肖澜：我有点记不清改了几版。在我印象
中，前面几集相对来说改的次数多一点，到后面
其实还好。前十集左右，因为是开头，万事开头
难，而且小说跟剧本不同，小说写得比较写意一
些，剧本需要具体落实怎么切入。在前期，我们
前前后后折腾了几稿。我记得，前几集大概写了
五六稿，有一些改动比较大，有一些改动不是很
大，差不多是五六稿。

张 英：许多读者读了你的小说，觉得里面
人物的对话挺精彩，因为你使用了一些沪上的方
言。你觉得上海本地的方言有什么特点？你觉
得方言的使用在小说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滕肖澜：方言的使用可以使作品看上去更有
地域特色，这是肯定的。我小说里相对多一些，
在剧本里还好，因为牵扯到演员念台词。电视剧
毕竟不是小说，小说里可能会写着写着多一些方
言，电视剧里演员是用普通话说，不可能老让他
用上海话来表达。

我在写台词时，尽可能用一点方言，但是这
种方言不是说一定要用上海话才能说的，有一些
东西可能用普通话也能说出来，但这个词就不是
北方观众常说的——用普通话确实也能说，可一
听，又感觉这个确实是上海话。我会更多地使用
这种有上海特色的普通话，而不是非常明显的那
种，完完全全的本土上海话。

张 英：在创作这部小说时，以及后面创作
剧本时，有没有你觉得很困难、挑战很大的阶段，
哪些给你印象特别深刻？

滕肖澜：我觉得开头麻烦一点，怎么样切入，
怎么样一上来让观众能清楚了解到，这个剧想表
达什么东西，但是又要铺垫。

我觉得一开始几集，会困难一些。小说毕竟
跟剧本不一样，小说很多是作者角度主观感情的
宣泄，我相对比较随意，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有些
地方前面没有交代，后面补上一笔，也不会显得
特别突兀，剧本就要更清楚明了，很多我小说里
一笔带过的东西，我可能前因后果没交代得很清
楚，这些东西放在剧本里就要写得特别清楚。我
感觉，我在写剧本时不停地在问自己，他为什么
要这么做？他的想法到底是怎么样的？他的牵
引是怎么样的？你这么做了以后，造成的后果又
是怎么样的……会有很多特别的地方。

小说比较感性，剧本的
理性思维会稍微多一点，而且
小说是个人创作，剧本是主创团队
大家一起来讨论的结果，我觉得小说
跟剧本还是不一样的。对我来说，开头
部分该怎么进入，我会多思考一点。

张 英：这种现实题材剧本创作，跟其他剧
有什么不同？

滕肖澜：我没有创作过其他题材的作品，我
的小说一般都是写现实的。现实题材还是要把
握住真实性跟戏剧性之间分寸的问题，特别写普
通百姓过日子的小说，一方面我当然希望它是非
常非常真实的，让读者，让观众，看了以后会说没
错，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过的日子，我希望能够达
成这样的一种状态。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剧集来
说，肯定也需要有冲突、有戏剧性在里边，这些也
是要考量的分寸，怎么样既真实，又能引起观众
的兴趣，两者之间要找到一个平衡点。

作为我来说，我觉得其实归根到底还是真
实。我写每一个人物时，会站在他的角度，想他
会怎么想，把每个人物要想得比较透一些。每个
人物都想透了以后，出来的每一个东西就都是合
理的——毕竟，每个人从自己的角度看，行为都
是合理的。但是，他的合理可能在对方看来，就
会触碰到他的红线，冲突就由此而来。每个人的
行为其实都是在自己的合理范围内展开。

娓娓道来，让冲突显得既是真实的，又是合
情合理的，这个是我考虑得比较多的一个地方。

没有好人坏人没有好人坏人，，只是分寸差别只是分寸差别
张 英：《心居》中有许多女性角色，比如冯

茜茜，也挺有特色，她在剧情中间可能还发生了
一些转变。你在创作中，对女性题材有没有偏
爱？或者怎样通过小说去展现这些新时代女性
的精神？

滕肖澜：这个小说除了双女主之外，还有冯
茜茜、葛玥……年轻女性有好几位，我对她们，包
括冯茜茜，算是反面人物，我对她也还是怀有一
种深深的怜惜在里边。因为一开始，冯茜茜仅仅
是想实现自己的梦想，她自己家庭条件各方面不
是很好，但她是一个非常努力、非常聪明的姑娘，
包括我在台词里也有说到，如果她能够在上海好
好地读书，她的境遇完全不是这样，人在不同的
境遇之下，所做的选择有时候真的是挺无奈的。
包括冯茜茜跟冯晓琴两姐妹之间的差别，她们俩
都是很努力、很聪明的一对姐妹，但是到最后，为
什么冯晓琴实现自我了——通过很积极向上的
方式实现自我了，冯茜茜有点迷失了自己。在剧
本中，两姐妹最后有交心的成分在里面，就是一
句话——你怎么来把握努力的分寸，努力生活跟
不择手段之间的区别到底在哪里？这可能也是
《心居》这个作品从头到尾一直都在探索的一个
问题。里面每一个人的出发点都是不坏的，都是
积极的，很多时候，是分寸没把握好。一开始，大
家觉得冯晓琴这样一个女性会怎么样，但她恰恰
把握住了那个分寸，她真的是非常努力，非常向
善，最后获得了她的人生价值，但是冯茜茜差了
一点，一步走错，步步错，就是一个分寸在这里。

葛玥是养尊处优的一个大小姐，在剧集的前
面部分，也是显得波澜不惊，她的个性相对来说
也比较老实，但恰恰是这样的一个女性，她的特
定遭遇，也会引爆出她的生命力——生命力也是
《心居》中关于女性的一个关键词。女性是充满
着生命力的，不管是怎样的境遇，不管什么性格
的女性，到某种特定的时候，都会有她的一个选
择，她的人生价值的选择，有她生命力体现的一
部分。

张 英：关于爱情，小说中对若有似无的爱
情、情感关系有所琢磨，最后他们并没有圆满地
在一起，想问问你，这样安排有什么深意？

滕肖澜：倒也不是故意不让他们在一起的，
比如顾清俞到最后，经历过那么多事情以后，她
人已经通达了，应该可以这么说，她爱过也被爱
过，被伤过也伤过人。但到了那个时候，她整个
人已经不是之前棱角分明的“白富美”的角色，从
她的角度，她是成熟起来了，到这个时候，她比较
通达了，不用通过爱情，强行弄爱情“大团圆”，不
需要的，因为她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已经达到了
心灵上对自己的和解也好，对自己的完善也好，
她是达到了这样的一个状态。

冯晓琴也是这样的，我也没有刻意要她一定
跟谁，当然之前会有一点爱情的东西在里面，最
后我觉得，其实很多事自然而然，在其他地方获
得自己的价值，爱情这块是顺其自然，我也没有
说得非常明显。

对两个女主来说，都是顺其自然，找到自己
的人生，在听从内心的安排、寻到了心之居所之
后，很多事是顺其自然的那种感觉。

张 英：你刚才也提到这是一部双女主剧，
其中也探讨了很多女性成长的问题，想了解一
下，你怎么看待这种女性题材剧的流行，以及你
觉得现在观众真正想看到什么样的女性题材剧？

滕肖澜：这方面的剧我看得也不是非常多，
也不一定能回答得非常完整。从我自己而言，我
们没有必要刻意给写女性的作品要打上什么标
签，写女性好像是怎么怎么样。我觉得很多时
候，每一位女性会随着自己境遇的变化，自然而
然地成长起来。这里边比如冯晓琴跟顾清俞，她
们看似完全是两条平行线，她们的家庭背景，她
们的教育状况，她们所属的阶层身份……都是完
全不一样的。她们都是一路走来以后，最终会找

到最适合自己的，无论是生活上、事业上、价值
上……她们各自不同，但是各自都找到了一个最
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

创作首先是真实，第二是跟本人恰如其分。
我不是很喜欢女性题材剧一定要怎么样，在爱情
上，会不会有一个与众不同的什么东西，在价值
观上，一定要怎么样。我觉得，更多的其实是恰
如其分地反映每一个女性跟她自己最贴合、最舒
服的一个状态，我觉得应该是这样。

我不知道这么说是不是合适，我看剧也不是
特别多。

张 英：现在有一些年轻人对大城市的态度
是比较割裂的，有一部分人非常向往，想要在这
扎根下来，也有一部分想逃离。你这个小说中，
这两种类型其实都有，比如冯晓琴通过努力就扎
根下来生活，但冯茜茜结局不是很好，你写小说
时，是否刻意思考过这个问题？

滕肖澜：上海总体而言是一座比较包容的城
市，上海家庭也比较有包容性。在剧中，冯晓琴
所处的那个环境，你说顾士宏也好，顾清俞也好，
他们都是非常善良的，他们把她当成自己人，只
不过后来出现比较极端的事故之后，才有了矛
盾。我觉得很多时候，冯茜茜跟冯晓琴的对比，
冯茜茜想跟冯晓琴一样，靠自己的努力扎根下
来，她比冯晓琴有优势，她是读书人，她的文化程
度和各方面条件反而更高。可到最后没办法，为
了要掩盖前面的一个错误，她不得不步步错，到
最后，真的是难以收场了。她走到那一步，我觉
得也是无可奈何的，每一座城市都会这样，很多
人想在大城市扎根下来，有些人成功，有些人失
败。对每座大城市来说，很多外来人都会有这样
的经历，有的人成功，有的人没有成功。

张 英：我看到很多网友对这部小说评价都
非常高，说是《繁花》之后的佳作，继承了《繁花》
的风格，你自己有受过作家金宇澄的影响吗？你
的写作也被称为“新海派写作”，你自己怎么理解

“新海派写作呢”？
滕肖澜：其实我很惭愧，完全不敢跟金老师

的《繁花》相提并论，这个是谬赞。说“新海派作
家”，也许是出版社有他们的考量，提出这样一个
概念出来，对于写作者来说，我没有想过我是哪
种风格的作者，至少我不会想这些的。

写上海，刚才你说的金宇澄老师，他是前辈，
我是他的粉丝，我觉得金老师的《繁花》真的是太
棒了，他的棒是南北通吃的，很多写上海的作品
可能在江浙一带看的读者会比较多一些，但其中
的语言也好，价值观也好，人跟人之间的生存状
态也好，到了北方，读者未必会喜欢。但是我觉
得金老师的《繁花》确实是做到了，既非常有地方
特色，也南北通吃，能让北方的观众也get到上
海的感觉、上海的味道，我觉得这个是特别难得
的，也是我很想学习的。

我想写上海，我也非常想表达上海的特色，
尽可能写出我目所能及的上海。当然，我不希望
我的上海故事，只被上海或上海周边的读者看，
我更希望全国的读者观众都喜欢，这应该是我努
力的一个方向。


